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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新津的宝墩遗址，探求长江
上游的史前先民与外来文化的相遇整
合，如何缔造了“天府之根”；

在三星堆博物馆，走近瑰丽奇特的
青铜文明；

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看发达兴
盛的稻作文明时代，太阳神鸟蕴藏的文
化密码⋯⋯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一路在成都平
原上行走的每一天，都能见证长江上游
文明从朦胧到清晰的过程，都能聆听这
条大动脉与中华民族息息相通的共鸣。

现在，我们站在成都的中心——天
府广场，前方就是成都博物馆。

成都人会很自豪地说，你来到成都
博物馆，就是站在了成都的历史中。

这话不错。在中国，成都是非常少
见的盖在 2300 年前城址之上的城市。
这也让我们非常期待，到这个城市中
心找寻它与长江的血脉相连。

2300 多年来，成都城屡有兴废修
葺，但其中心位置一直没有更移，史
料和考古资料显示就在今天的天府
广场一带，其中一大力证就是镇馆之
宝——天府石犀的出土。

2012 年，在四川大剧院（原天府广
场钟楼）工地处，发掘出一头长 3.3 米
宽、1.2 米、高 1.7 米、重约 8.5 吨的石
犀。当我们在展厅看到形象憨萌却如
此庞大的石犀时，着实吃了一惊。“在
博物馆建成前，它就已经在这里了。”
馆方工作人员说，石犀出土的位置距
离现在展台的位置直线距离只有 200
米左右。

“在‘花重锦官城’展览中，我们把
天府石犀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标志。”
成都博物馆副馆长黄晓枫博士说，“石
犀为观众打开了一扇走向天府之国的
大门。”

为什么这么说？公元前 256 年，李
冰任蜀郡太守，主持修建都江堰。文献
记载，李冰制作石犀 5 头，两头在江中，
两头在府中，一头在桥下，“以厌（压）水
精”，“府”就是当时的郡府。石犀在传
说中能避水镇水，研究者认为它应该还
具有水则（中国古代的水尺）的功能，是
当时测量水位的工具，与都江堰的修建
有密切关系。

“不少人认为，都江堰主要是防洪

工程。实际上，它的作用远远不止于
此。”黄晓枫说。“李冰把当时南北方先
进的治水技术汇集起来，结合蜀地的建
造技术，加上地理堪舆，对整个成都平
原及周边水系进行梳理，最后修建了渠
首工程（都江堰的鱼嘴、飞沙堰、宝瓶口
部分），又对成都平原的水系进行了一
次疏导，以调节江河水量，形成一个集
灌溉、防洪、航运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
工程。”

自此，经常出现水患的平原变成了
一个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

“是长江水系赋予了这座城市文
明起源的动力。”黄晓枫说，成都平原
位于长江上游，自远古时期起，这里的
文明起源和水的关联就非常密切。“成
都平原的文化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大江纳百川，一江之水打通了上
中下游的文化隔阂，哺育了共同的精神
价值观。”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李白的这
句著名诗句大家耳熟能详，但黄晓枫觉
得，很多人也因此会误以为蜀地是一个
封闭地区，地处四周高山环伺的盆地，
与外界交通不便。

“实际上，四川盆地有许多条对外
交通孔道，其中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
长江水道，一条是蜀道。”

秦蜀、川陕之间，很早就有人从秦
岭、巴山南北往来。“在青铜时代，就是

商周时期，彼此间就发生了密切的文明
交流和互鉴。”

但黄晓枫也认为，盆地相对独立的
地理环境促成了蜀地独特的文化面貌，
比如三星堆、金沙出土的文物，就和中
原、长江中下游的文物有很大不同，具
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那么，如何提炼长江上游这座城市
的特性？黄晓枫用了四个词：开放、包
容、乐观、创新。她分四个阶段来概括
成都这座城市乃至成都平原的历史与
文化特质：古蜀文明的瑰丽神奇，两汉
时期的物阜民丰，唐宋时期的繁华绮
丽，明清时期的首领西南。

成都博物馆里陈列着两台出土于
老官山的汉代织机模型原件。“我们复
原了织机，还织出了国宝级文物‘五星
出东方利中国’这样的蜀锦。”黄晓枫
说，老官山出土的勾综式提花织机证明
汉代的成都已经诞生了堪称全球最先
进的纺织技术和机械构造技术。打个
比方，这些织机犹如汉代的计算机，通
过经纬丝线的编排，完成了复杂的图案
编程。

“无论是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科技
发展，位于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区域，
都呈现蓬勃向上的状态。”黄晓枫说，而
这样的文化面貌和长江文化一直是同
频共振的。

（本报记者 李蔚 张迪）

走进成都博物馆——

石犀带你穿越到天府之国

成都博物馆的天府石犀。 本报记者 张迪 摄成都博物馆的天府石犀。 本报记者 张迪 摄

沿着长江下游探访一连串考古遗
址，从安徽凌家滩到苏州张家港东山村、
苏州草鞋山再到上海广富林、余杭良渚，
一幅5000多年前的江南历史画卷，变得
逐渐清晰。

这 和 当 时 的 全 球 气 候 变 化 有
关。大批先民从高地、山岗前往平原
居住，生存方式也转向大规模农业种
植。而距今 6000 年开始形成的长三
角平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远古先民
来定居。

他们在玉器上刻下对神和祖先的崇
拜，在陶罐上发“朋友圈”；他们集体狩
猎、种植水稻、兴修水利、大建城池，长途
跋涉迁徙部落。

原来 5000 多年前，长三角就有了
“朋友圈”。

江 南 人 很 早 吃 上
香喷喷的米饭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三路来到苏州城
东，阳澄湖南岸，坐落于此的草鞋山遗址
藏着江南文明的密码。

在这片形如草履的土地上，先民们
依水而生，农耕劳作、建造房屋、纺麻缝
衣，留下了新石器时代的生活轨迹。

稻作，是草鞋山人幸福指数高的
重要原因。他们已经能吃上香喷喷的
米饭：在苏州草鞋山遗址发掘出的大
量陶器里，包含一系列锅具。外形类
似电饭煲的陶釜，是古代用来煮食物
的 一 种 炊 具 ，被 称 为 现 代 厨 具 的 鼻
祖。一起出土的“陶甑”，外形像桶，底
部有小孔，款式和使用方法与今天的
蒸锅如出一辙。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程义说，从
草鞋山包含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
渚文化的“三叠层”看，马家浜文化初期，
这里的稻作生产已初具规模；到马家浜
后期，稻米已经成为当地人食物的主要
来源之一。

这么稳定的稻米产量从哪里来？这
有赖于草鞋山人开发出了带有灌溉系统
的水稻田。

“在长江下游发现的古老人造水田，
就在草鞋山遗址。”程义说。

草鞋山的水田，沿着自然地形坡度，
成行分布着长方形的浅坑，长度大约在
2米至3米。土坑的旁边，连接着灌溉的
水沟。狭长的水沟中间，设置蓄水的水
井。每一处土坑，都曾经出土了大量的
碳化稻米。

到崧泽文化时期，有的遗址出现新
的耕田工具——石犁。不过这个犁跟现
在系在牲畜或者机械上的还不一样，最
早的石犁得由人来牵引耕作，所以从劳
动量看，这项体力活在当时应当是由男
性来操作的。

这样，原本马家浜文化时期以女性

为主要劳动力的稻作农业，由于有了男
性的加入而效率得到大大提升，就在崧
泽时期走向了有组织的集约式农耕。到
崧泽文化第四层遗址，出土的稻壳大小，
与之前相比有了飞跃性的增加，几乎接
近我们今天的水平。

到良渚文化阶段，农业器具中用来
收获粮食的石镰也得到普及。同一时
期，良渚文化还出现了一种在水田里用
于平整田泥的工具干蔀（bù），以及被
称为破土器和耘田器的石器。从这些工
具的分化，可见5000多年前的农耕已经
分化出了具体的劳动程序：翻耕土地、平
整田泥再到收割等一系列过程已经非常
完备，而且这种劳动是需要持续一整年、

有组织的劳动，这意味着集约式水稻农
业的出现。

在这种集约生产之下，生产力的进
步同时也导致人口迅速增长。在良渚文
化阶段，遗址数量的增加相当明显。这
些遗址的劳动基础单位很可能是不同的
氏族，并不是单靠血缘关系。这个时期
正处于劳动趋于组织化，并且向着社会
的组织化发展的阶段。

一个墓葬出现5把石钺

在张家港博物馆，我们看到了 5 把
造型精美的石钺，它们让人想起良渚反
山遗址出土的玉钺，两者轮廓相似，只

是 这 石 钺 的 造 型 更 古 朴 ，材 质 也 更
原始。

它们来自东山村遗址M90墓葬，处
于崧泽文化早期。

“这5把石钺，说明墓主人的身份非
常尊贵。”张家港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黄莺
告诉记者。

对于古代先民来说，钺就是杀伐敌
人的武器，后来变成身份、军权的象征。
所以，这5把石钺出现在同一个墓葬中，
专家认为墓主身份不凡。著名考古学家
严文明曾为这个墓主人题下“崧泽王”3
个字。

从石钺到玉钺，见证了5000多年前
长三角文明的进化历程。

5000 多年前长三角
存在文化交流

东山村遗址出土的另一件文物，也
让我们惊讶。

那是一个刻着兽面纹的陶豆。在张
家港博物馆，大多陶器是素面的，仅有少
数刻有纹饰。

“这种兽形和良渚时期比较接近。”
黄莺告诉记者，“它可能和早期的神权相
关，但还不成熟。”

这种兽纹只出现在个别陶豆上，
没有形成定制，也没有大范围流行，说
明 它 是 崧 泽 时 期 的 先 民 对 神 的 朦 胧
想象。

这种朦胧的想象，同样也出现在安
徽马鞍山凌家滩遗址。

在这个遗址里，弯弯的玉璜是凌家
滩玉器的代表，玉璜两头的虎面，比东山
村的兽面纹更精致。

不仅如此，凌家滩墓葬里还有玉龙、
玉鹰、玉猪、玉人⋯⋯

我们仿佛看到原始部落图腾崇拜
“百家争鸣”的样貌。

而这些风格不一的兽纹和人形，最
终在良渚文化重要的礼器玉琮中得到了
统一：神人兽面神徽。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陆建芳在他的
《良渚文化墓葬研究》中提到：“兽面代表
死神，与人面代表的祖先合体。”

“凌家滩的玉器在长江沿岸地区分
布很广，往上能到重庆，在重庆的巫山大
水田遗址就发现凌家滩典型的花边形玉
璜，往下到浙江安吉等地。”凌家滩遗址
第三任考古领队张小雷说，“通过这个玉
璜，我们可以研究长江中下游之间的文
化交流。而长江下游内部是更加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的。在皖西南有薛家岗文
化，皖江中游有凌家滩文化，再到下游崧
泽文化，它们之间的文化面貌非常相
似。”

“这就是现在的长三角最早的雏
形。”张小雷说。

（本报记者 郑琳 章咪佳）

探访长江下游数个史前考古遗址——

5000多年前，长三角就有一个“朋友圈”

位于安徽马鞍山的凌家滩遗址。 本报记者 杨朝波 摄

李艳介绍自己的湘绣作品《山兽之君》。 本报记者 彭鹏 摄

一头老虎自密林中转身，金色的
瞳孔格外明亮。它拱起脊背，竖起耳
朵，耳朵处的短毛卷曲，似乎正警觉
地观察远处的猎物。硬挺的胡须和
鼻尖柔软的绒毛形成鲜明对比。走
到 近 处 才 发 现 ，这 不 是 画 也 不 是 照
片，而是一幅经过 5 亿次穿针引线后
的湘绣作品。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二路走进位于
长沙的李艳刺绣艺术工作室。二楼中
间的双面绣座屏《山兽之君》一下子吸
引住了我们。它的创作者、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湘绣代表性传承人李艳告
诉我们，为了展示老虎不同部位、不同
质感的毛发，她在这幅刺绣上用了 4 种
创新的针法。“湘绣传统表现老虎毛发
的针法鬅毛针没那么细腻，所以我发明
了汗毛针、卷毛针、绒毛针、毛针等 4 种
新的针法，来表现不同部位的质感，层
层叠加才会使湘绣老虎栩栩如生。”见
我们啧啧称奇，李艳笑着说，许多人第
一次见到湘绣都会被惊艳到：“只要你
见到湘绣，就会爱上它。湘绣就是有如
此神奇的魅力。”

在中国刺绣界，有“苏猫湘虎”之
说，而我们看到的这幅作品和传统湘绣
老虎又不甚相同。从 22 岁被丝线吸引
从而拿起绣花针，到 61 岁仍在湘绣学
院任教，李艳将湘绣“绣”进了自己的人
生，开发出画绣结合绣、立体绣、油画全
异绣等湘绣新品种，赋予湘绣新的生
命力。

她正是对湘绣“一见钟情”，随后择
一业而终一生。

1985 年，李艳从湖南师范大学艺
术系油画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湖南省湘
绣研究所。虽然跻身四大名绣，但当时
的湘绣销售面很窄，客户很少，也缺乏
代表性产品。虽然问题重重，但李艳相
信，自己能和湘绣碰撞出新的火花，于
是决定扎下根来。

“只有传承而没有发展是行不通
的。”李艳尝试把西画技巧引入湘绣，把
绘画语言巧妙地融入到刺绣中。在设
计之前，李艳会把作品放到一个空间
里，思考每一处要用什么针法去表现。

“以针代笔，以线代色，把我的所学都用
到湘绣里。”李艳穿插使用不同针法，解
决了传统湘绣动物毛发表现形式呆板、

平面的问题。
为了让湘绣更好地呈现出空间感

和立体感，李艳专门请苏绣老师来到湘
绣研究所，将乱针绣的工艺引入湘绣，
才出现了现在虚实结合的湘绣工艺。
她相信，不仅要在技法上创新，也要在
题材上创新，于是便有了《冬雪北国》里
层次分明的雾凇和积雪，《爱的家园》里
相互依偎的动物们，自然和生命的呼吸
穿过湘绣裱框扑面而来。

在李艳看来，湘绣早已成为了她生
命的一部分。传统湘绣中粗犷勇猛的
狮虎形象也刻入了李艳的性格里，浸润
在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中。“每个地方
的作品都和当地的文化有关，我们湖南
人就是大气豪放、敢闯敢拼的，作品都
是比较‘大’的东西。”

她指尖的湘绣，不仅承载着绵延两
千多年的湘绣技法，也承载着她对湖湘
大地的赤诚之心。

除了绣动物，生长在长江之畔的李
艳还有一个祖国山河梦。2016 年前
后，李艳从青海沿着长江一路东行，行
至湖南岳阳楼，再到湖北黄鹤楼，最终
抵达位于上海的长江入海口。一年多
的时间里，她坐着游船顺江而下，拿着
相机拍照，用画笔写生，去描绘每个景
点最经典的那一段，然后把它们全部连
接起来。如今，她创作的 12 米长卷湘
绣《长江之歌》被收藏于长沙市铜官窑
古镇的绣珍阁，我们在工作室里看到的
仅是其局部：陡峭而形态各异的山峰穿

透缥缈的云雾，石灰岩壁上生长着苍翠
的树木。水天一色，滔滔江水似一匹银
练 从 天 边 悬 挂 而 下 ，载 着 千 帆 奔 向
远方。

湘绣的传承也似长江般奔流不
息。现在，湘绣研究所有二十几位设计
师，与职业学校合作培养人才。“在我的
学生中，有 6 人成为省工艺美术大师，
获得高级职称的人数就更多了。如今，
他们都成为湘绣事业的中坚力量。”李
艳说。

李艳在创作路上并不孤单。她的
女儿昌妮接过母亲想让湘绣走进千家
万户的梦想，致力于开发日常实用、人
人都能拥有的湘绣产品。

在工作室一楼，我们打开了昌妮的
刺绣世界“艷湘绣”。手提包、腰扇、冰
箱贴、车挂、环保袋，以及结合了岳麓书
院、橘子洲头等长沙文化地标的亚克力
摆件，各种湘绣文创让我们目不暇接。
昌妮说：“像球鞋、短袖、护肤品牌之类，
我们都有跨界合作。什么类型都愿意
尝试，越有趣越愿意做。”80后、90后的
中高端消费群体是她的主要顾客。昌
妮说：“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创新的速
度，以后会往饰品和艺术装置的方向发
展，做更加现代化的湘绣。”

如今，无论是李艳还是昌妮，仍想
着如何重新阐释湘绣语言，让千年湘绣
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传承之路如丝线般
绚烂而绵长。

（本报记者 潘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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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湘绣，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东山村遗址墓葬，5把石钺同时现身。 张家港博物馆供图

在东山村遗址出土的石钺。 张家港博物馆供图


